
辞职
[西安]　朱 碧 波

清 瘦 的 面 庞 ，娴 静
的 举 止 ，如 果 不 是 穿 着
白 大褂 ，别 人 会 以 为 他
是一位大学教授 。他就
是 王 中 礼 ，一 位 以 治 疗
痔 瘘 病 而 闻 名 省 内 外

的 专家 。

王 中 礼 出 身 于 中

医 世 家 ，祖 上 几 代 人 专

攻痔 瘘 。资 质 笃 实 、性
格 纯 厚 的 他 高 中 毕 业

后 就秉承家 学 ，随父 习 医 。又 历 时 5年 系 统学
习 了 中 西 医理论 知识 。勤于钻研 的 王 中 礼在 以
后 几十 年 的 行医 生涯里 ，铭记父 亲 “济 世 活 人 ”
的 遗 训 ，悉 心 揣摩 ，终 于 成 为 王 氏 痔 瘘 第 三 代
掌 门 人 。

退休后 ，慕 名 登 门 求 治 的 病 人仍 是 不 少 ，
其 中 有 的还是省市领导干部 。就有一家私营 医
院 请 王 中 礼 去 坐 诊 ，能 继续 发 挥 余 热 ，为 患 者
消 除病痛 ，他很高 兴 ，欣然应允 。

来 到 这家 私营 医 院 后 ，王 中 礼 一 如 既 往地
为 病 人 诊 治 ，能 用 药 物 治 好 的 病 他 绝 不 做 手
术 ，能 用 普通药物 治疗 的 他 绝 不 用 高 价药物 。
很快 ，院长将他叫 去谈话 。

院长 笑容可掬 地给 王 中 礼让座 沏 茶 ，寒 暄
几 句 后 便 直 奔 主 题 ：“王 大 夫 ，您 是 名 医 ，这 我
明 白 。可现在 是 商 品社会呀 ！”

王 中 礼一 头 雾水 ，不 知道院长 想说 什 么 ，
便 问道 ：“我 工作 中 如果 有 问题 ，你可 以明说。”

院长 见他还不 明 白 ，就有 点 着 急 ：“您 要洗
脑 ！”

“ 洗脑？”王 中 礼更不 明 白 了 。
“ 是这样 ，咱 医 院 实行 的 是套餐 制 。就 是

说 ，一 种病 用 什么药物 ，医 院 里 是 有 规定 的 ，不
能 只 开 那么 一 两种 药 。您 想 ，您 开那 么 便 宜 的
药 ，我 这 医 院 的 投 资何 时 才 能收 回 来 ？商 品 社
会里 ，追求利润 是最重要 的 ，医 院也 不例 外 。王
大 夫 ，您 也 要 转变 观 念啊 ！”院 长 滔 滔 不 绝 地
说 。此时 ，王 中 礼 才搞 明 白 了 院长 的 用 意 。几天
之后 ，他便辞职离开了 这家 医院 。

事 后 ，有人不理解 ，问 他辞职 的 原 因 ，王 中
礼说 ：“痔瘘病 是劳苦大众 的 病 ，一 般 不 用 花那
么 多 钱 去 治 ，为 了 赚 钱 ，动 不 动 就给 病 人 做 手
术 ，用 好药 ，我就是看 不惯！”

现在 ，王 中 礼 受 聘 于 西 安 藻 露 堂 中 医 医
院 ，任痔瘘科主任医 师 ，继续 为 患者服 务 。工作
之 余 ，他 几 乎 没 有 什 么 爱 好 ，主 要精 力 就 是 收
集 整 理 家 里 三 代 人 积 累 下 的 治 疗 痔 瘘 病 的 药
方 。

“ 如 果 有 人愿 意学 习 ，我 会毫 不保 留 地将
这 些 东 西教给 他们 ，但 有 一 点 得讲 清 楚 ：先 学

好 医 术 ，不 能 只 想 着 赚

钱。”王 中 礼坚定地说 。

“ 杀鸡令 ”
[宝 鸡]　谭继 芳

再直爽 的 姑娘心灵上 也 有一把锁 ，紧 紧锁住
只对一 个人说 的 话 。听 ，上 官花正打 悄 悄 电话 。
她被一个熟悉 的 声音惊喜得嘴都吻 上话筒了 。她
压低声音俏 皮 地说：“黄 鼠狼 ，你不是有个鸡瘾
吗 ！我妈为 你开了杀戒 ，今天要杀掉她心爱 的 母
鸡请你赴 ‘百鸡宴 ’”。上 官花满心地期待着 电话
里传 来谢 谢 之 类 的 亲 热 话。“你 可 不 能 再 骗 我

呀 ！”岂 料黄斌这 一 句 玩 笑话 ，却 勾起 了 上 官花
对往事 的 回忆 ：

上 官花是全厂惟一 的大龄女青年 ，背地里人
称老姑娘 。多次失恋 的苦恼 ，折磨得她过早地把
情窦深深地锁进了 心底 。有一次她突 然收到黄斌
的信：“你真好 ，在我 眼里 ，世界上 再也 没有比
你更好 的 姑娘了……”上 官花只看了这么一句就

被幸福 的 巨浪冲 倒 了 ，她把信贴在心 口 ，犹如掉
进蜜缸 ，甜蜜得不 知如何感谢黄斌才好。黄斌对
鸡肉 有个特别嗜好 ，自 他们相爱之后 ，她 早就给
妈妈 的鸡打好主意 ，正巧厂爱卫会根据城市住宅
区 不 准 养鸡 的规定 ，贴 出 了 “杀鸡令”，她 正好
借花献佛 ，请黄斌到家吃鸡 肉 ，便毫不犹豫地给
黄斌打 了 电 话 ，喜 得 黄 斌 在 电 话 里 还 唱 了 句 京
调：“谢谢妈 ！”。谁知天不作美 ，正 当 爸爸要 向
十只母鸡开刀 问斩时 ，妈妈却劫了 杀场 ，妈妈咬
着爸爸 的 耳朵说：“家看家 ，户看 户 ，咱们工人
看 的 是干部 ，有 的干部卖 嘴卖得夸夸夸 ，尿床尿
得哗哗哗 ，到现在人家鸡还在鸡窝里下蛋哩 ，咱
不 吃那亏 。咱厂爱 卫会 的 ‘杀 鸡令 ’。就像丢 了

称砣的称——不顶用 。年年让杀鸡 ，年年鸡屎拉
满院。”妈妈 的 话 虽 然救 了 十 只鸡 的 命 ，却 苦 了
上 官花 ，那晚窘得她无地 自 容 ，至今想起打 电话
还后悔莫及 。

今天她 又给黄斌许下 了 “百鸡 宴 ”，黄斌 的

玩 笑话使 她 又 生 出 了 无 名 的 担忧 。但 又 转 念 一

想 ，这次爱 卫会一 声 令下 ，党 员 干部人人带 头 ，
厂 内 上 千 只鸡一下宰杀一光 。惟有妈妈把鸡藏在
床 底 下 ，无 非 想拖 到 “杀 鸡 令 ”规定 的 最 后 一

天 ，让鸡 多下几个蛋 ，妈妈绝不会再劫杀场 。想
到此 ，她宽心地回 答说：“今天再骗你就把我吹
了 ！”突 然一 只 细 嫩 的 手刮了 一 下她 的 脸 蛋 ，她
吓了 一跳 ，猛一扭身二妹站在跟前 ，一本正经地

传达命令：“大姐 ，妈让你快 回 家 烫鸡呢 ！”说
到这里她又耍了个鬼脸 ，狡黠地一 笑 ，朝 着 电话
机一 努嘴 巴 说：“这一 下保证吹不 了 啦 ！”“死
丫 头 ，再 偷听 电话 我 割掉 你 的 耳朵 ！”耳机里黄

斌仍在哇哇：“我一定来

赴百……”没等二妹听完

半句话 ，上官花就挂上 了
电话 。她 的脸上 不 由 地泛

起了一层红 晕 ，想起今晚
的如意事 ，她鼻头眼角 都
透满了喜气 。

县委 的大门
[宝 鸡]　段 海 森

县 委 的 大 门 拆 了 七 天 七 夜 。白 天 拆 、

晚 上 拆 ，轰 鸣 的 冲 击 钻 和 叮 当 叮 当 的 敲 打

声 ，使 周 围 的 单 位 白 天 没 法 上 班 ，周 围 的
居 民 晚 上 无 法 休 息 。半 夜 好 不 容 易 睡 着 ，
突 然 被 强 烈 的 金 属 与 水 泥 的 撞 击 声 惊 醒

……
几 年 前县委 花 了 几 十 万 人 民 币 装 修 门

面 ，县 委 的 门 曾 几 何 时 是 全 县 的 象 征 和 骄

傲 ，它 矗 立 在 县 城 中 心 ，傲 视 群雄 ，不 可
一 世 。这 座 庄 重 、威 严 的 门 挡 住 了 多 少 群

众欲进入 内 的 念 头 。

现 如 今 ，这 门 拆 了 七 天 七 夜 了 还 没 有

完 全被 铲 除 ，真 是 比 美 国 的 摩 天 大 楼 、阿

拉 法 特 的 官 邸 还 要 结 实 。美 国 的 摩 天 大 楼

被 一 架 小 小 飞 机 就撞 倒 了 ，阿 拉 法 特 的 官
邸不 用 吹灰之 力 就让 以 色 列 的坦克推 倒 了 ，
而 县 委 的 门 如 此 结 实 ，不 容易 啊 ！只 是折
腾 来折腾 去 ，刚 建 好 又 拆 掉 ，这次 肯 定 比
上次更加 宏 伟 、气派 ，更加威严 、壮丽 。

可 是 那 来 那 么 多 钱 呢 ？县 里 部 分 乡 镇

还 未 脱 贫 ，偏 远 乡 镇 的 小 学 还 是 危 房 ，教
师 的 工 资 还 不 能 及 时 兑 现 等 等 ，谁 考 虑 这
些 呢 ？

呜呼 ，哀哉 ！

网 上邻居
[上海]　黑 白

定居 上海转眼三年 ，对左邻 右舍一无所
知 ，和 他们见面 ，总在 网 上 ，那 是 一 个社 区 家
园 ，叫 ：弄堂 口 。

我们从小都在弄堂 口 长大 ，家长里短柴
米油 盐 ，邻居 间 熟得不能再 熟 ，哪家 老婆轻
浮 ，哪家婆媳 不 和 ，街坊邻 居 一 清 二 楚 ，如 此
旧 式邻里关 系 随拆迁消散 。在 我 所居 住 的 这

个小 区 ，邻居们都在 网 上 交 流 。

刚搬来时 ，不 知道书 店 邮局在哪 儿 ，上 网

用 王老五名 字发帖 ，很快就有 一大 串 跟帖 ，蒙
面人告诉我 邮局和 书 店 的 位置 ，并 交 待书 店
书 不 多但品位高 ，连 吕 新小说 也 有 售 ，最 多 可
以打七折 ，生客 不 知老板 也 不说 ，所 以 一 定要
挑明 。水晶心特别 交待去 邮局从小 区 西 门 插
过去可省一半路程 ，最好下 午一 点 左 右去 ，这
样可不用排长队 。有一次家 中 门锁坏了 ，一 时
找不 到修锁 匠 ，试着在 网 上发帖谁会修 门 锁 ，
半小时就有五六 个邻居发来悄 悄话 ，自 告奋
勇 上 门来修 ，其 中 想得最周 到 的 是 白 开水 ，连
工具都 自 带 ，并 且 怕 我 不放心 ，说他到 时邀 上
保安一 同 上 门 。我心里那个感 激呀 ，真像喝了
一杯滚烫 的 白 开水 ，热呼呼 的 。这位 白 开水最
热心 ，针对小区 卫生状况不佳 、房屋 有漏 水 的

事实 ，组织过一次签名 ，签名 书 张贴到物业管
理 处 那 天 ，有 业 主 打 电 话 请 来 《新 闻 晨报 》记
者 。很快 ，久拖不 决 的 老大难得 以根除 。那几
天弄堂 口 人气颇旺 ，大家伙 儿 一 致推荐 白 开
水做了总版主 ，相 当 于过 去老街坊 的 居 委会
主 任 ，新 官 上 任三把 火 ，他 一 上 任就 出 狠 招 ，
每天在小 区 巡视 ，事 无 巨 细 一 一 在 网 上社 区
公告栏张贴 ：三十 一 号楼下总 有 一 袋垃圾落
下 ，我 不 想在 此 点 名 ，请 始 作 俑 者 注 意 公 德 。
西门 竹林里总有宠物狗大便 ，希 望 各位狗爸
狗妈管好 自 己 的 狗东 西 。最 有趣 的 是 白 开水
竟然插足别 人家庭 ，某 日 一 位 网 名 苦 菜花 的

邻居发帖 ，声 泪 俱下地控诉老公将三陪女带
回家 ，她离家 出 走 已 有 五个 月 了 ，老公 既不找
她 ，也 不 问 她 ，她 每 天 只 能 登 陆 “弄 堂 口 ”，才
能找到 回 家 的 感 觉 。白 开水大怒 ，行使居 委会
主任和妇女主任 的双重职权 ，号 召 大家 为 苦
菜花讨 回 公道 。那几天 网 上邻居都积极为 苦
菜花支招 ，送温暖 ，更有邻居公布了苦 菜花家
的 门牌号码 ，这一招很毒 ，成天有邻居对着 那
套房子指 指点点 ，三陪女再 不敢上 阳 台招摇 ，
没几天就一走了 之 。男 人接 回 苦菜花 ，用 回 头
浪子作 网 名 ，发帖表 示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。
一个叫 甜菜根 的 男 人根本不信 ，跟帖说 ：苦 菜
花 ，只 有尝 了 甜菜根你才 知道什么 叫 幸福 ，等
你悄悄话 。不知道后 来苦菜花尝到甜菜根 没
有 。

我 至 今不 知道蒙面 人 、水 晶 心 、白 开 水 、
苦菜花乃至甜菜根长得啥样 ，但我 知道他们
是一群和 我 生活在一起 的邻居 ，和 我 一样 有
哭 有 笑 、有 爱 有恨 、有 幸 福 有 烦恼 ，这 是 生存
最真 实 的 滋味 ，无论我们生活在人间 还是 生

活在 那 个虚拟 的 网

络空 间 。

一碗汤 的距 离
[上海]　陶 方 宣

一 句很新鲜很有趣 的话 ：一 碗汤 的 距离 。距
离有远近 ，有时间 距离空 间 距离 ，距离远 的 几万
光年几千公里 ，近 的 几里路几步远 ，这一碗汤 的
距离到底有多远？正疑惑 ，有人向我解释 ；一碗
汤 的距离就是端着一碗汤慢慢走 ，走到家 汤还没
冷 ，正好喝 。

我是在附近新开盘的 “春光明媚 ”小区楼顶

上看到这句话 ，开春 以来 ，周边 有七八个新兴小
区 开盘 ，价格相 同 ，品 质 也相 当 ，竞争无疑很激
烈 ，各家房产公司 各用 各 的招，“春光 明媚 ”的
绝招就是大打亲情牌 ，在 同 一小区 里 ，分别建成
一 些适合两代人居住 的 大套和小套 的房子 ，让更
多 的女婿和丈母娘 、儿子与 老爸能居住在 同 一小

区 ，既能互相 有个照应 ，又 不离得太远 ，这段距
离就是一碗汤 的距离 。你想想看这样 的 亲情场面

该是多么动人 ：春天 ，小区 里玉兰飘香 ，雪 白 如
银 的 花瓣 时 不 时啪达 落 下 一 朵 ，啪 达 又 落 下 一
朵 ；秋天 ，枫叶红 了 ，这里那里 的枫叶东一枝西
一枝像火苗一样燃烧起来 ，丈母娘端着一砂锅鸡
汤送给刚刚下班的女婿 ，香味远远地传过来 ，让
人忍不住要流 口 水 。或者 ，老爸生病在家 ，女儿
煲好鸽子人参汤 ，和老公一 同送过来 ，趁着热气
未散就舀 出 一碗来 ，一 勺 一 勺喂给老爸喝 ，在一
旁的女婿随手给他掖好被角 。

这温馨的 一幕最动人心 ，一碗汤 的 距离我想
应该是商人杜撰出 来 的 ，一个小区房型不 同 大小
各异是很正常很普通 的 ，开发商 的精明之处就在
于它策划 了 “一 碗 汤 的 距 离”，像一枚石子投进
了心海 ，泛起层层涟漪 ：一碗汤 的 距离 ，实在太
好了 ，和老爸老妈一 同 居住 ，送一 碗汤过去也 不
会冷 ，想一 想送 汤 的场面 ，再坚硬如 石 的 心肠 ，
也会变得柔软温热起来吧 。

春光明媚小区并不见得比别家好多 少 ，房价
还偏高 ，但他们的房子没几天就卖光了 ，甚至大
雨 中 也有人来排队领号 ，那肯定是一 些慈父和孝
子 。我本来没有买房 的打算 ，想到远在市区 北面
的父母 ，禁不住也动了 心 ，和妻子商量买下一套
把父母接了来 。入住 的 第一天 ，我特地给父母煲
了鸡汤 ，看着他们一 口 一 口 喝下热汤 ，我 的 心一

下子变得像春天般温暖 。

“他吻 了我 ，

可娶的 却不是我”
——普京初 恋女友大曝光

在俄罗 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附近 ，
有 一 个小 城 名 叫 托 斯 诺 ；在 托 斯诺 居 住
着 一 户 普 通 人 家 ；在 这 户 普 通 人 家 中 ，
有 一 位极其普 通 妇 女……没 有 人 能 够 想

到 ，就 是这 位普普通 通 的 妇 女 ，曾 经 有
机会成 为 克 里姆林 宫 的 女 主 人 。她 就 是
俄罗 斯总统普京 的 初恋女友 叫 薇拉-布里
列 娃 。

初 恋 女 友 首 开 “金 口 ”

普 京 总 统 的 私 人 生 活 、尤 其 是 青 年

时 代 的 恋 爱 经 历 ，始 终 吸 引 着 俄 罗 斯 百
姓 的 眼球 ，也 因 此成 为 媒体追踪 的 热 点 。
过 去 几年 中 ，在 记 者 的 不 懈 努 力 下 ，普
京 总 统 的 几 位 “初 恋 ”女 友 先 后 曝 光 。
不过 ，一切并 没 有就此结束 。

日 前 ，专 挖 名 人 新 闻 的 《对 话 者 》
周 刊 再 次 爆 料 ，称成 功 独 家 采 访 到 普 京
总 统 的 真 正 初 恋 女 友——薇 拉 -布 里 列
娃 。

薇 拉 从 来 不 向 外 人 讲起 和 普 京 的 恋
情 。日 前 ，她 终 于 打 破 沉 默 ，在 接 受
《对话者》采访第 一 次公 开 了 压在心底 的
“ 秘密”。

经 常 帮 普 京 缝 缝 补 补

在 谈 到 和 沃 瓦 （普 京 的 小 名 ）的 初

次相识时 ，薇拉 回 忆说：“那 是 1969年
的 事 。当 时 ，普 京 一 家 好像 是从拉 脱 维
亚 搬 过 来 的 。他 们 在 托 斯 诺 买 了 房 子 ，
和我们家成了 邻居。”

“ 我 还记得 ，我们 一 群女孩 在 一 起
玩 ，这时他 的 妈妈玛丽亚-伊万诺夫娜走

来 ，对 我 大 声 说 道 ：唉 呀 ，小 姑 娘 们 ，
很快 你们就 不 会 觉得 无 聊 了 ，男 孩 子们
就要来啦。”

两个人相 识时 ，薇拉只 有 14岁 ，沃
瓦 也 不过 16岁 。那时候 ，薇拉经常去 未
来 的 总统家。“我 喜 欢缝 纫 ，因 此 每次
到普京家里 ，玛丽亚-伊万诺夫娜都会给
我 搬 出 缝 纫机 。他们 家 有 很 多 床 ，于 是
我就帮着他们缝补被套。”

有 时候 ，她 也 帮 助 洗洗橱柜 中 的 餐

具。“我们家很穷 ，没 有那样 的橱柜。”
和 未 来 总 统 “一 见 钟 情 ”

薇拉 的 吃 苦 耐 劳 一 下 子就打 动 了 邻

居 一 家 ，而普 京 的 父 亲 更 心疼 地对 妻 子

说：“你别 把小薇拉给 累 坏了。”
而 薇 拉 也 承认 ，自 己 从 一 开 始就 喜

欢 上 了 普 京 的 父 母 ，对普 京 更 是 “一 见

钟情”。她说：“尽管 沃瓦个头 不 高 ，但
是姑 娘们 一 见 到 他就都 兴 高 采 烈 ，‘沃
洛 佳 （普 京 的 小 名 ）！沃 洛佳 ！’地喊 个
不停 。总之 ，他在某 些方面吸 引 着 我们 。
这大概就叫 魅力 吧。”

嫉妒 普 京 和 其 他 女 孩 交 往

沃 瓦 是 个 活 泼 好 动 、喜 欢 交 往 的 男

孩 。当 时 ，他经 常带 着 一 大堆 伙 伴 到 托
斯诺 ，加 上 沃瓦一共 9个人 。

沃瓦 一伙 只 和 一 个 叫 奥 丽娅 的 女孩

关 系要好 ，但是她从 来 没 有 到 过托斯诺 。
不 过 ，有 一 次 来 了 个 叫 柳 达 的 女 孩 。这
让 薇 拉 和 女伴们 郁 闷 不 已 ，她 们都 有 些
嫉妒 。

后 来 大 家 一 起 吃 饭 ，就叫 柳 达 过 去
帮忙 洗 碗碟 ，结 果却 遭 到 拒 绝 ，还 说将
来洗碗 的 活会 由 丈夫来做 。

听 了 这话 ，薇 拉 立 即 安 下 心 来 ，因

为 她知道 ，沃瓦 不 喜欢娇生惯养 的 人 。
初 吻 虽 然 短 暂却 终 身难 忘

在 薇拉 的 记忆 中 ，沃 瓦 是 个 勤 奋 好
学 的 学 生 ，尤 其在德 语 和 化学 方 面 更 用
功 。

她 说：“我 每 次 到 他 家 里 ，都 看 到
沃瓦在背德语 。他会把 图 画纸撕成六 片 ，

然 后 在 正面 写 上 德 语 单 词 ，反 面 写 上 俄
语 单 词 。像 这 样 的 卡 片 ，他 有 一 大 堆 。

为 了 应对升学 考试 ，沃瓦 在德语 、俄语 、
文 学 和 历 史 上 面 下 足 了 功 夫 。”

沃 瓦 的 体 育 成 绩 本 来 应 该 很 好 ，但 是 平
时 只 能 拿 刚 刚 及格 的 “3分”，按照 他 的 、
话 说：“我 只 是 不 想 得 高 分 罢 了 ”。事

实 也 正如 此 ，正 式 考 试 的 时 候 ，他 一 下
子就得 了 满分 。

平 时 ，沃 瓦 的 时 间 基本 上 都花在 学
习 上 ，很 少 有 机会做 别 的 事 情 。即 使在
和 薇拉 交 往 期 间 ，也 从 不 陪 她 跳 舞 、看
电 影 。回 到 家 里 ，他 先 是 喝 上 一 杯 牛
奶 ，然 后 吻 一 下 妈妈 的 额 头 ，接 着就 开
始学 习 。

虽 然 没 有 电 影 院 中 的 相 互 依 偎 ，没
有 公 园 中 的 花 前 月 下 ，但 是 初 恋 的 甜蜜

仍 然 让 一 对 少 男 少 女 陶 醉 。而 对 于 薇 拉

来 说 ，最 难 忘 的 是 她 和 沃 瓦 的 第 一 次
吻 。

她 回 忆 说：“那 是 我 终 生 难 忘 的 。

我 们 当 时 约 好 了 一 起 过 新 年 ，就在普 京
的 家 里 。我们跳 舞 ，谈 笑 。突 然 有 人提

议 ：让 我 们 来 玩瓶子 游 戏 。于 是 沃 瓦 转

动 瓶子 ，结 果瓶 口 正 对 着 我 。于 是 ，我
们按规则接 了吻 。虽 然 很短 暂 ，但 是 却
让 我 感 到 浑 身 发热。”

太 高 傲错 失 成 为 第 一 夫 人 机 会

按照 薇 拉 的 话 说 ，普 京 是 个 值 得信
赖 的 人 ，和 他 在 一 起 总 是 感 到 很 安 全 。
而 他们 也 曾 彼 此相 爱 ，普 京 甚 至 答 应 将
来会娶 她 。不 过 ，他们 的 生 活 道路 还 是
向 不 同 方 向 延 伸 ，而这 也 许 仅 仅 因 为 薇

拉 的 一 时心高气傲 。

“ 有 一次 我 去找他 ，看 到 他正坐在
桌 前 忙 着 什 么 。于 是 我 说：‘沃 洛 佳 ，
你还记得吗 ，你 来 的 时 候……’他扭 过
脸 来 ，却 语 气 严 厉 地说：‘我 只 记得 自
己 需 要 的。’我 是 个 高 傲 的 女 孩 ，对 此
简 直 不 能 忍受 。如 果现 在对 我 这 样 ，那

以 后 又 会 怎 么 样 呢 ？我 知 道 ，柳达 可 以

在 地铁 站 等 他 两 个 小 时 ，但 是 我 不 是 那
样 的 女 孩 。如 果 哪个 小伙 子 约 我 去 看 电

影 ，却 不 在 指 定 时 间 到 场 ，那 我 会 立 即
走人。”

就这 样 ，未 来 总 统 的 初 恋 划 上 了 句
号 。

薇拉 告诉记 者 ，她 没 有 收 到 普 京 结

婚 的 消 息 。而 当 他成 为 总 理 时 ，一 位 老
邻 居 过 来 对 我 说 ：你 看 看 ，本 来 可 以成
为 总 理 夫 人 的 。他 当 时 可 是 想 娶 你 呢 。

不 过 也 有 人 说 ，是 普 京 的 父 母 不 同 意 ，

认为 儿 子结婚还 早 着 呢 。
不 愿 利 用 旧 情 求 普 京 帮 忙

和 30多 年 前 一 样 ，薇 拉 仍 然 生 活
在 托 斯 诺 。她 曾 经 当 过 裁缝 、做 过 清 洁

工 ，还在 商 店 卖 过 货 。如 今 ，她 已 经 退
休在 家 。她 的 丈 夫 与 普 京 同 名 ，也 叫 弗
拉 基米尔 ，当 过 护林 员 ，不 久 前 刚 刚 退
休 ；他 们 有 两 个 孩 子 ，女 儿 名 叫 奥 利

娅 ，今 年 23岁 ，在 圣 彼 得 堡 工 作 ；儿
子 名 叫 萨 沙 ，今 年 只 有 18岁 ，还 是 技
术学 校 的 学 生 。

薇 拉 说 ，尽 管 曾 经 和 普 京 总 统 相
恋 ，他 也 曾 说 过 ：“薇 拉 ，我 们 相 爱
吧 。我 知 道 你 一 定 是 个 好 妻 子 ，一 切会

为 了 丈夫着想。”但是 ，自 己 并不 想利用

这 种特殊 关 系 。曾 经 有 人劝 她 写 信给 普

京请求帮忙 ，但是都被她拒绝 了 。她说 ：
“就算到 了 没吃没 喝要饿死 的 地步 ，也 不
想给他写信或求他帮忙。”

中百万镑大奖　竟瞒老婆 3年

本报综 合 英国一名 47岁 男子 3年

前买彩票 ，无意中 了 100万英镑大奖 。
但令人惊讶的是 ，由 于该男子生怕

老婆与他瓜分奖金 ，竟将这件天大的喜
事 当做“最高机密 ”隐瞒了 3年。在中奖
后 ，他依然每天上班 ，住在一套破旧 的房
屋中 。直到 日 前和老婆离婚后 ，他才终于
忍不住说出真相 。

穷汉 中 100万英镑

这名男子名叫大卫 ·哥德瓦德 ，现年
47岁 ，和 38岁 的妻子道恩住在西约克

郡哈德斯菲德市 ，有 2名 10来岁 的孩
子。据悉 ，大卫在一家制盒工厂上班 ，每
周工资才 200英镑。由 于生活窘迫 ，全家
人只好住在一套政府为流浪汉提供的简

陋救济房里 ，每周租金才 45英镑 。
大卫一直都有定期买彩票 的 习 惯 。

大约 3年前 ，他买的一张彩票竟然意外
中 了大奖 ，扣除税款之后还有 100万英
镑。毫无疑问 ，这笔飞来横财让大卫欣喜
若狂 。但是 ，大卫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
亲戚 、同事和朋友 ，即便连最亲近的妻子
也蒙在鼓里 ！

当 “最高机密 ”瞒 了 3年

原来 ，大卫一直和妻子感情不和 ，当
时正打算和道恩离婚。他很清楚 ，如果现
在就把中 奖的消息告诉妻子 ，那么一旦
离婚时 ，100万奖金就必须分给妻子一

半 ，这比割他身上 的 肉还难受 ！
就这样 ，大卫把中奖的消息一瞒就

是 3年。3年来 ，已经变成“百万富翁 ”的
他把钱悄悄地存在一个单独的银行账户

里 ，仍穿破衣服 ，住在破旧 的房屋中 。他
依然每天早上 7点起床 ，然后乘公共汽
车去上班。由 于担心露出马脚 ，他甚至不
舍得用奖金给 自 己买辆车 。

离婚后 ，吐露真相
今年 2月 ，大卫终于跟妻子道恩离

婚了 。直到此时他才如释重负。不久前 ，
大卫在一次喝醉酒之后 ，向送他回家的
出租车司机吐露了这一秘密 。巧合的是 ，
第二天大卫妻子道恩出 门时 ，正好上了
同一名 司机所开的 出租车。司机随 口 问
她：“你真幸运 ，前夫中 了 100万英镑大
奖 ，大概你现在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了！”

道恩当 场被惊得 目 瞪 口 呆 ，连忙问
这是怎么回事。当得知事情原委之后 ，她

立刻气得七窍生烟 。道恩说：“他实在太

处心积虑了 ，由 于担心离婚分财产 ，居然
把中 了 100万的消息瞒了我 3年！”

老婆鄙视 ：我一分钱都不要

据悉 ，尽管大卫中大奖的消息已经
曝光 ，但他仍住在政府救济屋中 ，不愿搬
出 。一名邻居说：“我们都不明 白 ，为什么
他在得了那么多钱之后 ，还要呆在这种
破地方？他应 当腾出房子 ，让给更需要的
人居住！”

道恩也称 ，他对前夫的种种吝啬之
举鄙视至极。在接受采访时 ，道恩说：“请
你们转告大卫 ，我不会再向他索要一个
便士 的 奖金———尽管 我 有权分得一

半 ，就让他把那 笔 巨 款带进棺材里好
了 ！”

（ 袁海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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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的一组政府数据

显示 ，2005年死于 武
装暴力袭击事件的伊

拉 克 平 民 人 数 为

4024人 ，超过 当 年死
亡 的伊拉克士兵和警

察人数的两倍 。

伊拉克卫生部统

计 的 数 据 显 示 ，2005
年伊拉克平民死亡人

数为 4024人 ，今年头
两个 月 的平民死亡人

数为 1093。警察和士

兵 的死亡人数是 由 伊

内政部和国防部统计

的 。数据显示，2005年
有 1695名 警 察 和 士

兵死亡 ，其 中 1222人
来 自 警方 。

据悉 ，今年头两
个 月 死亡平民的人数

已经比去年死亡总人

数 的 四 分 之 一 还 要

多 ，这部分是 由 2月 22日 什叶派
圣地遭袭后 引 发 的 大规模宗派暴

力 ，以及巴格达附近什叶派居住地
区 发生 的 汽车炸弹爆炸事件导 致

的 。

死亡的大量平民中 ，许多都是

在巴格达遇难的 。拥有伊拉克 25%

的人 口 ，巴格达充满了紧张焦虑气
氛 ，父母不敢把孩子们送到学校 ，
女人们整天蜷缩在家 中 不敢出 去 ，
丈夫们纷纷把妻儿送出 国 。

（ 欧叶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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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波 士 顿 35000米 的 上 空 ，一 架 喷 气 机 飞 过 冬 日 的 月 球 。
一 只 红 鳟 鱼 在 白 斑狗 鱼 的 嘴 里 惊 恐 地 看 着 。图 片

来 自 美 国 阿 拉斯加 州 安 克 雷 奇 水 族馆 。


